
  

 

第 5 章  黄土高原的套盘结构 

 

 

从黄土高原的名称，你也可以想像，这里是高地，但并不是一马

平川。你可以想像这样一幅图景：大盘子里套着中盘子，中盘子里套

着小盘子的套盘结构。大同市面积达 14000 平方公里的大盘底是大同

盆地，那里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稍离大同市大盘子中心的地方套有 7个中盘子，7个中盘子就是、

7 个县。盘底也是盆地，雨都集中在这里，地下水比较丰富。被雨冲

下来的泥土集中在这里，土壤肥沃。雨水汇成河流，穿过山脉，向东

面的河北省流去。 

在黄土高原，水和土决定着人类活动的可能性和限度。盘底的盆

地因为水土充足，人口集中，所以经济活动频繁，政治和文化也随之

活跃。这类地方就是县城，即县政府的所在地。 

县里还有一套盘子构造。一个县里有下属 15 个至 25 个左右的乡

或镇的行政单位，每个乡镇就是一个盘子。一般来讲，只有农业的地

方为乡，而人口密度较高，多少有些工商业的地方为镇。镇是盘底，

毫无疑问。 

处在盘子底部的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而处于盘子边缘的地

方，具体地形就是处于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地方，自然条件较为恶劣。

在盘子边缘地区，降下的雨水存不住，瞬间流失，土地也受到侵蚀。

盘子边缘海拔高的地区形成乡与乡、县与县的边界。 

站在盘子边缘海拔高的地方，整个乡可以一览无余。每个乡下边

有 10～20 个村庄。最低的盆地只有海拔 1000 米，丘陵最高的地方海

拔有 1500 米，山区最高的地方海拔有 2000 米左右。冬天和开春时节，



  

这里是满眼一片黄色的世界；而到了夏天，农作物绿油油的一片，那

绿色深浅有致，层次有序。 

在盘子底部的地区种植着玉米和高粱等农作物，长得高，收成好。

可以利用地下水灌溉，玉米能长到 2 米以上，绿色很浓。乡政府大都

设在此类地方。 

 

 

而在 1200 米到 1400 米的地方，虽然也种植玉米，但是由于缺水

灌溉困难，长势不好，发育不良。主要农作物是谷子、黍子、马铃薯、

黄豆等，个头儿很低，从远处看，绿色浅淡。 

到了 1400 米到 1500 米的地方，农作物的种类虽然也是谷子、黍

子、马铃薯、黄豆等，但长势很糟，绿色极淡。离近看，庄稼的表土

很薄。经常由于开春无雨，只好放弃继续耕作。最近因为井水和泉水

干涸，很多村子连饮水都很困难。 

超过 1500 米的山地，无霜期不足 100 天，农作物的种类只限于



  

攸麦和蚕豆。有书籍记载，这一带以攸麦为主食，实际并非如此，能

生长其他农作物的地方就不再种植攸麦了，因为攸麦产量太低。从种

植的农作物种类来看，可以反向推算那里的土、水和气象的条件。 

我们在天镇县孙家店乡调查过村子的生产状况。该乡共有 11 个

村子，粮食产量前三位的村子都是位于盘子底部的村子，是水浇地，

1 亩地的产量可以达到 187～345 公斤。人均粮食拥有量为 375～528

公斤。因为成人口粮最低限度平均每人 200 公斤，所以剩余的粮食可

以卖掉用来购买副食品和衣物以及住房用品等。 

而 1 亩地产量只有 11 公斤到 16 公斤的贫困村有 5 个，遇到干旱

之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人均 39 公斤到 79 公斤，远远低于生存所需

量的 200 公斤。这个差额需要通过养羊和从事其他副业或外出打工来

弥补。有时不得不依靠政府提供的救济粮。 

 



  

综观天镇县孙家店乡，粮食平均每人为 295 公斤，好像够用，但

村与村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此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人均超过

200 公斤的村子都是能够灌溉的地方。实施调查的 1993 年是大旱之

年，为了能够躲过旱灾，也要想方设法灌溉。 

知道了这个差距之后，来参观的人想得很单纯，说把上边的村民

转移到下边来不就都解决了吗？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下边的

村子户均耕地面积很少。该乡户均只有 7～13 亩地，相反上边贫困村

户均有 16.5～27 亩土地。无论哪个村子都维持在仅够生存的临界线

上，有的人口超过限度处于饱和状态。所以，转移人口谈何容易。 

 

 

苦于饮水的高处村子 

 

村子之间的差距除给农作物和产量带来影响之外，在其他方面也

有诸多影响。例如，盘子底部比较富裕的村落还可以饲养驴、马、骡

子、牛等大牲口用于耕地和运输。 

顺便说一下，这个地方即使是很富裕的农村也不使用农业机械。

农具顶多是铁锹、不同类型的锄头和耙子，另外还有牛或马拉犁。连

日本农家常用的独轮车在这里也从未见过。 

几年前，环境林中心从日本引进 5 台独轮车.我以为人们看到很

方便，会得到普及，结果毫无反应。从附近农家雇来的临时工虽然很

羡慕，但也没有动心。只要花上 100 元钱就能购买，或在铁匠铺可以

制作，但是他们嫌贵。运输宁可肩扛麻袋，身背箩筐，或者用驴拉车。 

言归正传。位于盘子边缘高处的贫困村里没有大牲畜。顶多每户

饲养几只鸡和几头绵羊或山羊。养猪的农户很少见。也就是说，黄土

丘陵的贫困村没有饲养大牲畜的财力，同时解决不了饲料问题。特别

是耕地很少的灵丘县等山村把牛随意放养到山上，对环境带来了负面



  

影响。 

农活基本靠人力。可是，盘子边缘的村子户均耕地面积很大，因

为产量低，只能靠广种薄收。依靠人力使用笨劣的农具耕作大面积的

田地，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 

另外，处于盘子边缘的村子饮水也极为困难。几年前的春天，我大学

时代的室友干场革治参加绿化合作团来到灵丘县石瓮村。在农家吃午

饭的时候，一只刚生下不久的山羊羔儿依偎到他身上让他抱。原来母

羊因为没有饲料，连水也喝不着，所以拒绝给小羊羔儿喂奶。没有办

法，小羊羔儿只好去甜乎干场。干场是秋田县人，在海边长大。他的

父亲是邮局局长，在当地颇有威望，为了改善当地农村的生活，

—————————————— 

图：望眼欲穿的水终于来了！村里的孩子们轮流喝着杯子里的水。这时

我们也破例喝了生水。（广灵县 1998 年 6 月） 

—————————————— 



  

他父亲引进山羊，他也帮助照看。他喃喃自语：“日本说穷百姓只有

水喝，可是这里连喝水都困难啊。” 

黄土丘陵的村子要到谷底的井和泉眼取水，用扁担挑回来。离家

远的农家挑着沉重的水桶要经过陡坡，来回要花上 3 个多小时。遇上

雨天，坡陡路滑，摔倒了很危险。冬天更危险，在零下 20 多摄氏度

的天气里，从桶里溅出来的水马上结冰，踩上去容易滑倒。真可以说

是冒着生命危险。 

这样的村子，无论是农耕还是挑水，没有男人是干不了的。农民

为什么想要男孩儿，除有传统观念以外，更重要的是严酷的现实摆在

面前。 

盘子底部不缺水的村子可以种植季节蔬菜，可是边缘的村子却不

能种。无论是白菜、圆白菜之类的叶菜，还是西红柿、茄子之类的果

菜，只能花钱买或者用小米和黍子交换。 

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帮助灵丘县石瓮村和广灵县苑西庄村这两个

村子打了水井，而且都出水了。最明显的变化是，村民们使用水井的

水，每户都种了菜园。虽然不大，在房前屋后种上了西红柿、茄子、

黄瓜、白菜、圆白菜、芹菜等蔬菜。即使微不足道，但对农民的生活

来说，却是很大的变化。 

 

新娘不嫁盘子边缘的人家 

 

1993 年秋天，我结束了走访大同农村 50 天左右的生活，回到日

本后，开始吹牛了。 

“我对经济虽然是门外汉，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重要法则。钱这家

伙爱热闹，越有钱的地方它就越往上凑，越没钱它就越绕着你走。” 

以前我所看到的农村差距是由自然条件使然，所以也无可奈何。

如果社会能改变这种差距当然最好不过，但实际上社会的关系反而加



  

大了这种差距。 

浑源县二岭村的水井在离村一公里远的沟底。最初打的井有 30

米深，并配有电泵。可是因为水量减少，不能满足村里的需要了。虽

然又在稍远的沟底打了一眼新井，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400 人的村

子有 300 人缺水。 

不够的水要走 5 公里坡路到下韩村去买。一大桶水要 5 元钱。而

且有专门负责买水的人家。下韩村海拔 1100 米左右，如果说二岭村

是盘子的边缘，那么下韩村就是接近盘底的地方。打井取水浇地。二

岭村买的就是这水。 

下韩村卖水收钱有它的理由。打井要花费用，用水泵要付电费。

但是，盘子底部取水和盘子边缘的水井、泉眼干涸难道没有因果关系

吗？地下的水脉是相通的。本来下边的村子对高处的村子应该给予补

偿的，可是很难从地下取证。一桶水 5 元钱对人均收入只有几百元的

村子来说并不便宜。钱这家伙躲避穷村子，往钱多的盘子底部凑。 

还有这样的问题。所谓传宗接代祭先祖，指的是男孩子。无论条

件多么贫困的村子，最少也要留一个男孩子在村里守祖坟。最近虽然

也有全家离村出走的情况，但那实属无奈。 

与此对比，女孩子不被列于子孙之列，可以任意出走。出生在穷

村的姑娘深知生活的艰苦，所以不愿意嫁到穷村。父母们也愿意让女

儿嫁到下边的富裕村。在农村，父母对女婿的呵护超过亲生的儿子，

依靠着女婿。女婿住在条件好的村子，如果生活富裕，自己有个三长

两短，还能有个照应。 

结果，年轻的姑娘像流水一样，一个劲儿只往低处流，很难有人

嫁到盘子边缘的贫困村。有的村子男女比例已经是 120 比 100，过了

40 岁还在打光棍儿的单身汉大有人在。 

把水引到高处需要动用水泵，让姑娘从下边嫁到上边的动力则是

彩礼。越是贫穷的村子彩礼要得越高。要 1 万元左右彩礼的村子生活



  

还算过得去，如果要 3万元彩礼，那个村子的贫苦程度也就可想而知

了。 

我在天镇县李二烟村和一位妇女聊天。她说已让两个儿子和两个

女儿都结婚了，我一听，说：“这不正好吗？两个儿子的彩礼可以从

两个女儿身上捞回来了。” 

听我这话，她马上沉下脸来，好像在说：真是个棒槌！ 

“什么正好！我想把女儿嫁到好一点儿的村子，可那样才能得到

六七百元的彩礼。我知道这很不公平，但咱村没水，交通又不方便，

有什么办法呢？” 

———————————— 

图：沟坡上盖着土坯房的李二烟村，是人均年收入 100～200 元的特困村

（天镇县，1996 年 8 月） 

———————————— 

只要知道彩礼的行情，就可以知道这个村在那一带的贫富程度。



  

我是走到哪里，打听到哪里。可是在浑源县南山区的村子打听的时候，

人家说：“不知道。”因为已有 10 年无人嫁到这个村子了。 

同时，结婚还要增盖新房，还要购买家用电器和自行车之类的物

品。听说几年前的条件是“三金一冒烟”。所谓“三金”即金项链、

金镯子、金戒指，“一冒烟”即摩托车。 

这些彩礼只靠农业收入的积累是不可能的，所以年轻的小伙子都

出外打工挣钱。大同是产煤之地，过去到煤矿马上就能找到的工作。

自从煤炭产业不太景气以后，修路或建筑方面的雇工开始增加。如果

是大龄青年，结婚条件就会更加苛刻。所以，不惜向亲戚朋友借钱也

要把媳妇娶上。由此可知爱凑热闹的钱是怎样躲避穷村的。 

最近，我有时在缺水交通不便的贫困村见到从贵州、四川等南方

嫁来的媳妇。听人说村里有少数民族，一打听就是这些人。有人对我

说：“近处的姑娘除了要彩礼以外，还要翻盖新房，最低也得需要 3

万元，从南方娶来的媳妇 1 万元就够了。” 

一户农家有一位从贵州嫁来的彝族媳妇，我曾经在这家住过。南

方人的脸和北方这一带人的脸长得不一样，大多是圆脸大眼睛，一看

就知道。孩子长得真是可爱，用“明眸皓齿”形容也不足为过。见媳

妇反复说“丈夫是个好人……”，我想应该是个幸福家庭。 

曾经连续 5 年来此地走访的摄影家桥本说：“我一把镜头对准她

们，村里人就都来护着，把她们藏起来。”遇到这种情况，也许有什

么特殊的背景。 

同样的问题在日本也存在。虽然批评他们很容易，但是农村的问

题靠批评是难以解决的。 

 

灾害专欺负穷村子 

 

大同在 1999 年遭受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从前一年



  

8 月开始，一年降水量只有 130 毫米，35 万公顷耕地有 20 万公顷绝

收。 

大旱之年，易发虫灾。那年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加之早霜和冻

灾，据说因此大同市的整个农业生产与往年相比减少了 82%。原来就

不充裕，现在减少到不足往年的五分之一。颗粒无收的那些农民怎样

度过严寒之冬呢？ 

再有，11 月 1 日在大同县和阳高县交界地带发生了震级 5.6 的

地震，以大同县西册田乡、阳高县友宰镇为中心遭受了灾害。此地与

浑源县、广灵县界也近在咫尺。此地处于盘子边缘的边缘，这一带的

贫困村赤贫如洗。 

1998 年张家口的地震也是如此。受灾的张北县在河北省 138 个

县（包括县级市）中，人均年收入倒数第 8 位，比邻的尚义县倒数第

2 位，而这两个县的交界地带是震源地。 

为什么灾害专欺负穷地方呢？事务局的东川贵子说：“不是那么

回事儿，是因为灾害多，所以贫穷。”说得也对。但我总觉得好像有

只看不见的恶魔在作怪，专门欺负贫困地区中最贫穷的人们。 

我在日本得到消息以后，12 月赶到阳高县友宰镇西团堡村等受

灾地。 

“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我问。 

“我们不想给高见再增加负担了。”祁学峰和武春珍答道。 

当时，那里的最低气温是零下 24 摄氏度，最高气温是零下 12 摄

氏度。因为干燥，平时如果天晴无风，还不感到特别冷，但是那天凛

冽西北风，把持录像机的手马上就冻僵了。 

从外观看来，两村的受灾情况并不严重，不幸中的万幸，没有死

人。完全倒塌的房屋只是很少一部分的老窑洞，大部分房屋只是震掉

房瓦等轻微受损。但是，进到屋里，砖墙四角都出现裂痕，住人很危

险。从结构上来看，很难修复。 



  

和这次震源完全相同的地震（大阳地震）在 1989 年 10 月也发生

过，震级是 6.2。以前的房屋大部分倒塌，砸死一些人。1991 年，还

是在这一带发生了震级 5.8 的地震，遭受了灾害。现在的住房是利用

世界银行的贷款修建的。每户贷款 5000～7000 元，修建的房屋比原

来的房子抗震能力要强。可是，还没等还清上次 13 年期的贷款，这

次地震又把房子震坏了。 

如果是以前的那种土窑洞，可能会造成死人的灾害了。还是那句

话，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经济上的损失要超过原来的好几倍。 

走访的农家，都在屋前建起了临时避难的简易房。用黄土代替灰

浆垒起砖墙，至于高度，人勉强能钻进去。里面很窄，但是搭着火炕。

墙上贴着大美人的挂历和旧报纸，用来遮风。 

小屋的旁边拉起救灾用的蓝色帐篷。地震刚过那段时间住在帐篷

里，因为太冷，所以转移到了砖垒的避难小屋里。听说发生了 1000

次以上的余震，摇晃厉害时就钻进帐篷里。 

1995 年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时，我家的房子也被震塌了一半。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参加了救援活动。从我的体验来看，中国这个

地区的农民能屈能忍，也可以说对灾害已经习以为常。恕我直言：“平

常就在低处生活的人即使摔下去，疼得也轻。”若在日本，灾后精神

后遗症往往成为社会问题，而这里的孩子们依然无忧无虑。 

 

连续的自然灾害最可怕 

 

自然灾害很可怕，但连续的自然灾害更可怕。此地的农民即使遇

上好年景，取得了大丰收，也不敢把粮食都吃光。为防止遭遇旱灾，

念念不忘储备粮食。所以，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果只持续一年，

还能挺得住，可要是持续两三年的话，那事态可就严重了。 

我从 1992 年开始走访这片土地，大体的记忆是奇数之年肯定干



  

旱，偶数之年有好年头。1997 年遭受了严重干旱，1999 年遭受了建

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可是，这次的地震受灾地在 1998 年不下雨，而且遭受了蝗灾。

就是说，连着 3 年遭受了自然灾害。走访农家时，我让农家给我看了

看粮食。麻袋底仅有少量的土豆，个头儿只有玻璃球大小，最大的超

不过乒乓球，手掌上能盛下十多个。至于谷子、黍子，大多数农家颗

粒无收。 

多少有点收获的是玉米。玉米并非耐旱，因为往往种在水利条件

比较好的地方。结出的玉米棒很小，只有 10～15 厘米，大都没长出

玉米粒。为了能看出大小程度，我让他们把玉米棒放在手上拍照，从

他们挑出最好的玉米让我照这件事，就可以感受到农民的心里是很要

强的。据说阳高县友宰镇西团堡村的人均年收入是 150 元。 

在屋檐下晾晒着直径 15 厘米左右灰黑色煤饼似的东西。我以为

是燃料或者家畜的饲料，过后才知道是土豆压出淀粉后剩下的渣滓，

过正月时好用它和在玉米面里吃。我曾经从老人那里听说他们有过靠

吃苦菜、苜蓿根和树皮度过饥荒的经历，现在可能已经接近这种状态

了吧。 

政府发来救济粮。每人 30 斤玉米，分配标准是一天一斤。老乡

告诉我，救济粮比他们自己种的玉米质量好得多。 

农家的土墙上用石灰写着“地震无情人有情”的大字，还有的写

着“一方受灾，八方支援”。在张家口遭受地震的第二天，大同事务

所的成员就和我一起走访了受灾地。在回大同的路上，对面满载着救

援物资的卡车堵塞成一条长龙。他们说，这次大同的地震虽然也得到

了救援物资，但是不多，因为除山西省以外没有对外报道，原因是地

震规模比较小、没有死人。 

这一地区在 10 年中遭受了 8 次自然灾害。地震 3 次，严重的旱

灾 3 次，洪灾 1 次，虫灾 1 次。而在遭受 3 年连续自然灾害连吃的东



  

西都荡然无存的时候，又雪上加霜，遭受了地震袭击，而且时值最高

气温只有零下 12 摄氏度的严寒时节。自然灾害专欺负穷地方，有如

此实际感受也是很自然的。 

值得深思的是，在我走访村子时，有好几个老乡问：“上次的世

界银行的贷款看来根本还不上了。该怎么办呢？” 

在这寒冷的冬天连粮食都吃不上的灾民们，为还贷款还深感不

安。 

在世界可数的富国日本，苦于还贷而自杀的人不乏其数。其原因

也使我陷入沉思。 

 

帮助重建小学校 

 

慰问受灾地最后一站是西团堡村的中学。二层楼的校舍，砖砌的

墙面上抹着灰浆，在此地农村，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学校。

以前的校舍因为上次地震倒塌了，这是以后新建的。 

这个学校现在也不能再使用了。特别是二楼的教室严重受损，南

北墙的四角都出现了 X字形的裂缝。 

这一天 12 月 20 日是澳门回归的日子。本来是假日休息，为夺回

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时间，这所中学正在上课。在校园里面的空地上，

搭起 3 座连接的深灰色大帐篷当教室。 

在中国，城市的中学生显得像小孩儿，而农村的中学生虽然身体

矮小，但脸上却显出大人似的表情。像我这样战后不久出生的一代人

或者上一代的人，中学三年时已经是大人了，不由想起当年逞强和同

学、老师大发议论的往事。 

我们在镇政府把筹集的捐款转交到有关人员手里，同时接过了他

们表示感谢心意的锦旗。教室里正在介绍着这件事。学生们热烈鼓掌，

从正面直视着我。这一双双眼睛盯得我心里发毛……我马上抓住机



  

会。 

“请允许我讲几句话好吗？” 

开场白过后，我开始讲了起来。 

“1995 年 1 月，日本发生了大地震，我家也被震塌了一半。附

近有很多人被夺去了生命。地震过后，我马上参加救援活动，抢救那

些被埋在下面的人们，并和与你们年龄一样的中学生、高中生、大学

生组成救援队，加入了重灾区的救援行列……”这是和芦屋市民学生

救援队在一起的一段令我怀念的往事。 

我认为我是一个遇事冷静的人，还有几分胆量。对大人物也顶撞

过，在人们面前讲话也不怯场。可是这时，我却觉得全身紧张，声音

哽咽了，眼睛也潮湿了，学生们的脸庞也渐渐模糊了。这可不行！ 

“同学们，你们现在虽然很艰难，但是这个经历对你们的将来一

定会有用的。希望你们努力，好好干！”我强忍着赶紧把话讲完。 

在大同县和阳高县的交界地带，很多学校遭到破坏。据说即使规

模较大的学校，有 20 万元也可以重建一所学校。 

我回到北京时，拜访了日本大使馆的杉本信行公使。我把拍摄的

录像给他看，并介绍了受灾地的情况。据杉本公使讲，由于外务省“草

根无偿援助资金”（利民工程无偿援助资金）方面的工作，前年春天

开始走访内陆机会比较多，因此对贫困农村的事情很关心。我们的谈

话很投机。 

我试探着问道，受灾地重建学校能不能得到援助。因为杉本公使

的态度是积极的，所以我让大同市青年联合会提出了申请。 

诸如这样的合作，有的能把钱搞活，有的却能把钱弄死，关键在

于把握时机。我认为选择在明年春节比较好。年初有好事，灾区的老

百姓也会为之高兴，孤独感也会随之驱散。因为制度上规定大使馆有

权马上裁决 400 万日元以内的额度，所以金额不足的部分由我们再想

其他办法解决。 



  

这个项目马上批下来了。2000 年 4 月的一天早上，杉本公使乘

火车抵达大同，视察了受灾地的情况和我们的合作项目，当晚又乘火

车赶回北京，日程非常紧张。当年秋天，两所小学重新建成。金额不

足的部分由日本的工会组织“全国下水道劳动组合”的捐款补齐了。

日本外务省派遣的 ODA（政府开发援助）民间监察员也视察了这个项

目，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时，日本电视台和报纸也有相应报道。 

—————————————— 

图：在外务省“草根无偿资金”的援助下，灾区小学校得以重建。右二

为视察灾情的杉本公使（大同县，2000 年 4 月） 

—————————————— 

 

三个条件 

 

在日本有这样一句俗话：“听天由命。”意思是，不做田间管理，



  

地里就会长草，变成野地，逐渐树木繁茂，变成山林，反映出即使这

样也无所谓的得过且过的心境。 

可是，我们合作项目地区的黄土高原，大部分都是你不管也不会

变成原野和山林。荒地上的草也是稀稀拉拉。虽说“种瓜得瓜，种豆

得豆”，但在日本即使不播种，也会长出茂密的各种植物，而黄土高

原无论怎么播种、怎么栽种树苗也长不出来却是普遍现象。 

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日本得益于雨水多，年均降水量有 1500

毫米以上。处于黄土高原的大同年均降水量只有 400 毫米，根据年份

和地区不同，有时年降水量不到 250 毫米。 

还有气温的因素。大同的最低气温接近零下 30 摄氏度，最高气

温能达到 38 摄氏度。能够适应如此温差变化的植物并不多见。 

土壤也成问题。颗粒细，有机物含量少，难以形成团粒结构，农

作物和植物很难生长。低处有水的地区盐碱含量大，容易形成盐害。 

在我们操作的诸多项目中，既有成功之经验，也有失败之教训。

对比之下，为使项目取得成功，需要具备以下 3 个条件。 

第一个是自然条件。如果无视水、气温、土壤的自然条件，项目

不可能成功。对黄土高原不要一概而论，要细分场合，在哪里，种什

么，怎么种，对这些都要进行科学研究。 

第二个是社会关系。中国政府部门的作用很重要，能否得到和项

目有关的县和乡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如果村里人 10 个中有 9 个

赞成，剩下的一个坚决反对，可能会后患无穷。所以尽量争取百分之

百的同意，即使达不到全体一致，也要千方百计降低阻力。 

第三个条件是人的因素。上项目的村子有没有敢于负责的带头

人，那个带头人能否控制全局至关重要。 

可是，如果是上述 3 个条件都具备的村子，他们自己就会干得很

好，根本用不着从国外赶来的我们去指手画脚。成为合作对象的村子

基本都是 3个条件中缺少一个或者两个，甚至 3个条件均不具备的村



  

子。 

这 3 个条件并非各自毫不相干。自然条件恶劣的村子，例如缺水

的村子；社会条件不好的村子，例如交通不便、经济贫困的村子，这

样的村子很难发现人才。这也难怪，连姑娘都不嫁到这里，彩礼的价

码也高之又高。即使结婚生了小孩儿，也没有能够接受教育的学校。 

有才识，有力气，有胆量的人，本来可以成为村里带头的人都争

先恐后跑到外面挣钱去了。越有上进心的人越不愿意待在村里。中国

以前对人口移动限制很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化的进展，这些

方面的限制放松了。 

结果出现了 3 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村子。刚开始时，我信誓旦旦，

踌躇满志，在这样的村子规划了项目。其他村子的人说：“可别在那

里搞，快打住，那村剩下的人尽是没用的渣滓。”这些话是坦诚相劝，

是直言不讳。事实证明，这样的村子在以后项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

最后基本以失败告终，毫无回天之力。这种情况一多，合作伙伴也都

累得筋疲力竭。 

在这 3 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得出的结论是：人的因

素。即使不具备其他条件，但只要有了踏实肯干的带头人带领全村人

干，可以填补许多先天不足。这种情况我已经有了许多体验。 

相反，其他条件都具备，惟有带头人吊儿郎当，不受全村人信任，

那就不可救药了。 

积累了这些经验以后，我想到，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自然条件是地利，社会关系是天时，人的因素毫无疑问是人

和。竟然经过了如此漫长岁月，走了如此弯路才领悟了古人的教诲。 

 

 


